
余村，因村口耸立的巨石上刻有“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十个红色大字而熠熠生辉，也因“中国美

丽乡村”示范村而声名远播。

近日，市委宣传部组织文化礼堂学习班的学员

参观了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浙江省首批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这些重量级桂

冠收入囊中的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此前，

笔者只曾耳闻未有目睹，但仰慕之情一直藏留心间。

余村位于天荒坪镇政府驻地西侧，因境内天目

山余脉余岭及余村坞而得名，村内三面环山，北高南

低，西起东伏，群山环峙，秀竹连绵起伏，余村溪自西

向东绕村而过。村内古迹胜景，有始建于五代后梁

时期的千年古刹隆庆禅院，有被鉴为“江南银杏王”

的千年古树，有近期的矿山遗址⋯⋯

在景区的停车场下车，我们避开北面的进村主

路向西南小路步行，首先闪入眼帘的是余村十景之

一“荷塘雅趣”，荷香阵阵袭来，沁入心脾。时值初

夏，翠竹、绿柳、碧荷，不遗余力地争相吐绿。荷花婀

娜多姿地摇曳在荷海之间，向前来的客人送上热情

又朴实的微笑。

走过浸透着荷香的一段路，遍地知名与不知名

的花儿又热热闹闹地塞满了你的视野，让人目不暇

接。一座极具特色的“竹境小筑”精美绝伦，静静地

安放在花海之中，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该建筑以

竹为材料，以群山为背景，面向水塔和花海。不远

处，还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在水田里耕种劳作。一幅

江南农耕山水画卷自然天成。然而，一座水塔却不

合时宜地站立在花团锦簇之中。纳闷之余，有人解

释，它是当年开石采矿用的水塔。哦，原来是历史的

见证。现在它见证着余村的每一个华丽转身，也默

默地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过往。

余村的发展也有过不堪的时期。那时的余村以

破坏环境为代价，开山采石，建水泥厂发家致富。村

里老人说，那时候余村的空气都是灰蒙蒙的，村中道

路坑坑洼洼，整日里飞沙走石，河里泥浆遍布，一派

穷山恶水的景象。思路一变天地宽。有远见的村干

部调整发展思路，变靠山吃山为养山富山，走可持续

发展的路子。15 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到余村考察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肯定了余村关

停矿山、水泥厂，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并在余村

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

在这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余村更加坚定了绿色发展

的信念，不断探索前行，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双赢新局面。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余村的发展向世人展

现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全国也由此吟诵出了各

式各样的美丽乡村建设曲。在这个过程中，不合时

宜或无序无规的乡村建设，终究还是要被时代淘

汰。同样，作为乡村的“文化地标”，文化礼堂建设更

应贴实“地气”，因地制宜，守“源”而不迷“流”，力避

丑女效颦、生搬硬套或千篇一律，要让故乡人看得

见、听得到、摸得着家乡的精神文化。美丽乡村的建

设核心是文化建设，乡村文化礼堂是巩固农村思想

的文化阵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之举，要切实

发挥好“建、管、用、育”的功效。为此，凝聚乡愁、成

风化俗、立德启智的文化礼堂建设，理应成为美丽乡

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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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园的前世今生
□郑苏芹 口述 应春柳 整理

昔日的紫微塘在永康城西面，从解放街往西经过

武义巷自和让桥头一直沿伸到西津村，那儿有一口偌

大的水塘，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比西街的清丝塘、河

头的芦埠塘大得多。

上世纪 50 年代的紫微塘沿，一早就可以看到街

坊邻里的姐妹们在此浣衣洗菜；而塘的另一隅则有

人在洗刷马桶、尿桶。夏天的时候，池塘里生长着许

多水葫芦外，还养有很多菱角，水面一片碧绿。而菱

角和水葫芦被一根根细长的竹竿子分隔成一块块，

每一块代表一户人家，远远看去就像一丘丘田。蹲

在池塘边，有时还可以捉到小鱼儿、小泥鳅。

小时候，我认识一位釆菱的阿婆，她家住在武义

巷与虹霓巷交界处的一座大牌坊旁边。那时，父亲

经营小生意，常去阿婆那里买生菱角，买回后煮熟了

再出售，以此赚取微薄的差价。我家住梁枫桥巷口，

父亲去她家买生菱角的时候，就经常带上我。

有一次，我看阿婆坐在一只又笨又圆的大木桶

——菱角桶里，划到池塘中，挪出身子往池塘里捞嫩

菱角茎，菱角桶被她的体重侧起了身。只见她伸出

双手拉起菱角茎，再翻个面，娴熟地摘下一颗颗菱

角，悉数放入竹篮中，不一会就摘了满满一篮子。岸

上的我看得心生艳羡。阿婆问我是否想来摘几颗的

时候，我连忙点头。阿婆就划过来靠岸，伸出一双被

染得发紫的手拉着我，待我战战兢兢地一脚踏进桶

里，菱角桶就晃动起来。我顿时心生怯意，阿婆嘱咐

我别慌别怕。离岸后，我刚刚伸手拉起菱角茎，菱角

桶又晃起来了，我连呼救命，喊着要上岸。那时，我

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爬上岸的，站在塘沿瑟瑟发抖

许久。再后来，尽管阿婆用甜嫩的生菱角诱惑，我还

是无法战胜心中的恐惧，再也没有尝试采菱角。

紫微塘东南侧有一所基督教堂（永康人称之为

耶稣堂），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基督教徒去那做礼拜。

教堂附近有一所程铿先生独资兴办的浙东聋哑学

校，该校在永康特殊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历史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司巷小学和聋哑学校之间隔着虹霓巷和几幢

民房。上世纪 50 年代，我就读于大司巷小学，班长

田松岩的母亲（程铿的长女）程雪斋女士当时

是聋哑学校的实际掌门人。放学后，我和同学

们常常去聋哑学校玩，我就像《红楼梦》里的刘

姥姥一样，流连于那里的花园洋房、假山水榭、

亭台楼阁、奇花异草⋯⋯那是我童年的大观

园，也是我心中的乐园。在那里，我和同学们一起戏

水、捉迷藏、爬假山、荡秋千。我还经常看到程雪斋

女士弯下腰陪着一群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比划着，

孩子们表情夸张，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有一次晚

上，我和亲戚去聋哑学校，一轮圆月高高地挂在上

空，留着一头短发的程雪斋女士拉着一个孩子的手，

热情地招呼我们。月光下的她很美很美。

程雪斋女士的身上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吸

引我，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还有那柔柔的声

音，和孩子们打着手势交流时慈祥的神情、优雅的举

止，无一不让我心生好感。我经常想靠近她，而她有

时也会拿出一些糕点给我解馋。后来，我到上海读

大学，程雪斋女士还经常让我捎东西给她在上海的

妹妹。

说起永康的这所聋哑学校，和犹太人还有一定

的渊源。方岩人氏程铿毕业于上海美专，与胡也衲、

李懋康、程远松都是永康有名的画家。听我的公公

萧幼雄说，程铿曾为哈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

一名英籍犹太巨商，上海滩的地产大亨）一家画肖

像，哈同甚为满意，遂给他一笔不菲的银两。程铿用

这笔钱在紫微塘沿置地并建造一座花园洋房式的

“艺园”。除了程雪斋外，程铿另有一女名叫桂红，系

聋哑人，她曾与程雪斋一同上小学，程雪斋用手语把

老师教的内容转教给妹妹。六年后，桂红居然以优

异成绩毕业。程铿对此深有感触，决心兴办聋哑学

校。1948 年春季，程铿开办了私立浙东聋哑学校，

校址就是这座“艺园”，这也是浙江省第一所特殊教

育学校。当时，永康及周边县市如衢州、丽水，甚至

江西、福建都有不少人慕名前来该校，送聋哑儿童入

学。

后来，程雪斋负责接管这所学校，有才有貌的她，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只是她早年丧夫，

后又惨遭迫害，其长女田珍珍（时任聋哑学校校长）被

关在“文攻武卫指挥部”折磨致死。特殊时期结束后，

获平反的程雪斋已是满头银霜，但命运的不公没有压

垮她。她消瘦的身躯笔挺，精力依旧充沛，举止还是

那么优雅，那气质风度颇像电影演员秦怡。后来，她

去东阳创办了聋哑学校，这事在 1991 年 9 月 7 日的

《金华日报》有过报道。当然，这是后话了。

时间像白驹过隙，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时

候的紫微塘还有花园洋房“艺园”皆无踪可寻。再回

故里，首次踏进城内这处小家碧玉的景点——紫微

园——曾经的紫微塘，缓缓移步其中，虽然院内郁郁

葱葱的草木掩映着亭台楼阁、水榭花台，踏着园中的

蜿蜒石砌小道，却没有我心目中紫微塘的大气，水的

灵气，也少了“艺园”的秀气。当年的那些人大部分

也已作古，但脚下的这块土地却让我感到踏实、温

暖。我深知，紫微塘已经不再了，所有的记忆被肢

解，想从这里找一堵熟悉的断垣残壁、几片碎石瓦

砾，也是徒劳。

往事如电影，一幕幕在脑海浮现，依托的背景就

是紫微塘沿这一带热土。时过境迁，四季更迭，物是

人非，我的心中不免生出些许遗憾和惆怅。

漫步经过紫微园门口时，记忆中池塘里的菱角、紫微塘沿的小路、老宅在脑海中
浮现。紫微塘及周边那一带，是伴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家园。沧海桑田，曾经熟悉的
风光被本世纪初建造的紫微园取而代之，00 后出生的人估计不知道昔日紫微塘的
模样了。

余村随感
——市委宣传部文化惠民暨礼堂建设学习班赴湖州培训学习小记

□王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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